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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其雨

沟渠多野菱，夏夜生白花；勤人方采撷，此物几人

识？

昏睡复醒的夏，知了同布谷鸟一样聒噪得紧。走出

宅院深深天井夕照的老宅，禾场外沟汊野塘多且杂散，

提一箩篮赤脚下塘，茭瓜、菖蒲、菱角和鸡头米久别重

逢，这是属于湘北小镇的姹紫嫣红和盛夏图景。

年少不知菱角恩。华容县熊家门，有一处与山为邻

的天然湖泊——沉塌湖。湖边浅草繁茂、荇草肆长，溽

暑时的乐趣无非是进山摘果，或是下湖摸蚌、乘船摘

菱。太阳隐去，老人划鸭划子船到小汊里，也有年轻好

事者搬来圆形桐油木脚盆，光膀子盘坐盆中央，双手当

桨、随浪起舞，往大湖深处去。手拿一根今年生发、前端

缚钩的月月竹，往水中一钩一提一带一收，菱角藤下一

米来长的细须，就会老老实实地从淤泥中析出水面。当

然，如果采菱人贪多求全躬身而入，则易被触角发达且

吸力极强的根须“带偏”，从而一头猛扎进水中，以至于

陷入某种混沌之中。

7 月下旬，采菱摘瓜。这种其貌不扬的植物藤上点

缀长叶朵朵，因叶子扁尖且多为菱形，故果实称菱角。

菱角，既有墨绿色的多角野菱，也有皮绿肉厚的牛角家

菱。野生菱角茎为紫红色，五六月时开白花或黄花，叶

浮在水面上，菱角则垂直地生于繁叶之下，成熟时的菱

角带柄不易脱落，须用手拿起全株轻扯长柄，耳边传来

“嘎嘣脆”时，方能看见这味“盛夏的果实”。君不见，手

触及之处皆是棱角分明的菱角，有二角、三角和四角等

之分，旁人却不得不钦佩，这种菱科菱属的一年生草本

水生植物，每年竟然都能在江湖大潮中占据一席之地。

特别是那野生菱角，其淀粉含量高，入嘴香甜粉

糯，《本草纲目》说有“补脾胃，强股膝，健力益气，菱粉

粥有益胃肠，可解内热，老年人常食有益”功效，不似家

菱那般脆嫩软。也有好吃者，将菱角梗子洗净，用盐稍

腌后挤干水分，一份份装好放进冻库，吃前解冻切成两

厘米左右的小段，起锅放猪油，下青椒段和大蒜末炒

制，菜蔬本身的江湖气冰封不住，依旧口齿留香。

中年方觉棱角平。寒露过后，但见水面漂浮着深黑

空瘪的菱角壳，忙碌了一年的农人才意识到深秋已临，

原来野菱与枯荷最为孤单不过。我想自己大抵也是一

粒漂泊的菱角，在找寻应对年岁滋长、岁月洪荒的良

方。在长沙十多年总有逛菜市场的习惯，估摸着因剁取

麻烦，很多菜市场少有贩卖。除非是南县等湖区小贩，

一般早上 4 点多起床，用机器打掉菱角表层软皮后，再

将溜光且硬的菱角放到柴灶中煮开，不用放任何佐料，

摊凉后当街叫卖很是抢手。看来，这才是这味美食的最

佳“打开方式”。大人们常感叹，野菱角“毛多肉少”、粒

小刺多。然而，会吃的老饕在跟前放一块砧板或一筒树

桩，拿一把短把厚齿铁刀，用刀尾先劈开一角，然口沿

这“伤口”斜切一刀，再用刀尖一刮，反复几次才能褪下

它的躯壳。如要取出一海碗野生菱角肉，一般需耗费个

多小时，真可谓是得来要费不少功夫。讲究的华容人

家，还会将藕尖、莲蓬米和菱角一同清炒，真可谓回味

无穷、妙趣横生。

又到菱角弯弯时，我真想拿它下酒。我想它的“骨

子”里，一定会有我追梦路上的平凡执念：江湖路远，棱

角分明。

洞庭野菱江湖气

李熙斌

岗脚是湘南郴州市苏仙区栖风渡

镇的一个千年古村。

我 原 先 从 未 来 过 岗 脚 。因 为 参 加

“ 西 河 乡 村 振 兴 ”主 题 采 风 ，与 文 友 同

行，前往岗脚古村。岗脚处于西河畔的

古渡口，西河水在这绕了一个大弯，河

水日积月累冲积成周边几公里的田园。

河边就是历史悠久、远近闻名的岗脚。

走进岗脚村时，似乎距离时间很遥

远，我无从辨别哪些属于古籍？哪些属

于 当 下 ？青 砖 瓦 房 、小 桥 流 水 、李 氏 公

祠、古樟石碑……人类留在土地上方的

种 种 迹 象 ，都 把 我 引 向 一 个 久 远 的 年

代，极大地兴奋着我的审美情趣。

村里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在古民居前迎候我们。伫

立水泥道，倾听工作队员诉说村子的由来：南宋末年李

庭芝携子在此，取石动土，兴建庭院，筑建山寨，初始取

名高岗寨。李氏宗族生生不息，在这繁衍、兴业，陆续建

起幢幢风格相近的古民居。李庭芝安妥了三个儿子，无

牵无挂，风尘仆仆，踏上抵抗元军征程。元军围攻扬州

时，李庭芝临危受命，始任两淮制置使，后升任为参知

政事（副丞相），奉诏守扬州城。他与时任右丞相的文天

祥一样，在南宋国破被元军推向断头台时，宁死不屈，

殉难时仅 57 岁。李庭芝成了岗脚村后裔倍感荣耀的先

祖。

这也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李氏宗祠的英烈纪念室

悬挂着英烈榜，46 位烈士的英雄事迹历历在目。李用之

烈士是强渡大渡河勇士中的一员。他曾任前方第一医

院的院长、红一方面军第四师参谋长，长征途中担任先

锋，先后突破敌军的三道封锁线，在马家坝击溃川军十

二师，占领安顺场，不幸在掩护先遣部队强渡大渡河的

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 31 岁。

五月的西河畔，柳树垂臂，叶片似纤柔的指尖，搀

扶着晶莹的雨光；河岸上有几棵古樟伫立村前，风过

处，积雨纷落，满地琶音。临河古民居掩隐在古樟下，古

墙飞檐时隐时现，显影着古村的前世今生。庭院、屋檐、

门窗，雕龙画凤，镌刻着堂名、题额、楹联……一侧门上

端刻有一对太极八卦图，门楣上写着“于古人书无不

读，则天下事皆可为”联语，显示村里的文化内涵和崇

尚读书的氛围。门楣飞檐，楼阁窗枋，均以浮雕、木雕、

砖雕、镂空雕等镶嵌雕刻而成；八仙、寿星、松木、竹梅、

福禄寿喜、戏文故事，甚是热闹。徜徉岗脚古巷，疑是行

走于明清旧画。一大群老人，围在村子巷道石桌边或看

人下棋，或看人打纸牌，还有一些老人在那些漆色新鲜

的体育设施上锻炼，压压腿，伸伸腿，伸伸胳膊。淘气的

小男孩，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追逐着，嬉闹着，尽情地玩

乐。一棵大樟树，树冠遮天蔽日，洒下一地阴凉。四周未

加修剪过的树木，低低地分出枝杈。月季花坛盛开的花

骨朵，花蕊细细的、嫩嫩的，香气就从那里飘溢出来，弥

漫在四周，直沁人心肺。

站在西河的一侧，映入眼帘的是利用西河的河心

岛和废弃砂场修建的岗脚湿地公园，面积 5.8 万平方

米，总投资 440.5 万元。宽敞的广场竖立几块乡村振兴

的宣传栏，仿木纹砌成的数个花池，栽植了桂花、罗汉

松等花木。有供村民、游客休憩的石凳、石桌、四角亭、

石锁、惜字炉、游客停车场等，设施俱全。村西南面还有

一处约 30 亩的湿地公园，树林里古树参天，针叶、阔叶

的皂荚、朴树、樟树、冷杉、潇湘竹等数种，有挂牌被保

护的几百年树龄的珍贵树木，鸟雀栖落苍翠树枝上啾

唧，婆娑树影倒映在清澈的西河绿水中，几只白鹭扑扇

着翅膀，在树林、西河上空翱翔……万炫成队长对我

说，他和工作队员于今年 3 月进驻岗脚村后，7 个组的村

民自筹加上乡镇拨款共 60 多万元，拆除危房、杂房、旱

厕等 2 万多平方米，修建灌溉水渠 2700 多米，栽植百亩

桃园树苗，修建通组水泥路几公里。目前还落实了村民

承包的油茶树林 3000 多亩，计划改造榨油房，为游客观

赏、体验土法榨油流程。明年规划筹建十亩荷花、百亩

油菜观光基地，西河岸边建造数个供游客拍摄、打卡的

风景点，烈士、烈属事迹大理石宣传墙，把岗脚村打造

成集传播红色文化、古民居人文、风景旅游、农业融合

的产业基地。好一幅美丽的乡村振兴宏伟蓝图。

2019 年，岗脚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当年

李庭芝殊死抗元军的故事，在岁月的帏幔后逐渐隐去，

千年古村既有古风犹存的醇厚，也有新时代的卓尔不

凡。田畴里有农人在弓腰舞锄中忙碌，河堤边菜园葱

葱，一派生机勃勃……

我在五月的初夏午后离开岗脚，能得一份忆念留

在心里，就不枉彼此的一度相逢。

诗
意
的
岗
脚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

“石鱼”的梦
南山，我来迟了

谭仲池

多么美丽的祖国山河

我想去的地方很多

即使是每一天去一个地方

也不可以满足内心的求渴

南山 我来迟了

并非因为你有如梦如幻的云霞

和峰峦的青葱巍峨

而是王震将军当年的一句话

让历史把你写进红色传说

那是 1934 年 12 月的一天

山风怒吼搅得满天寒彻

老山界迎来了长征的铁军

头上的红星映红了山壑

脚上的草鞋踏碎了地上的积雪

乡亲的姜汤温暖着战士的心窝

峭壁上的险道变成石梯

荆棘的山路弯曲坎坷

是老乡用马灯的星火

是苗家姑娘动人的山歌

护送红军登上南山之巅

迎来朝日喷薄

阳光洒遍群山峻岭

红旗召唤前进号角

峰峦怀抱百里草原

激情托起绿海壮阔

“这是多么好的草原

待革命胜利后

一定要在这里办一个大牧场”

将军的感叹惊飞大雁白鹤

南泥湾的稻香飘到南山

陕北江南的纺车声唤醒山河

新中国春天百花盛开

青春的岁月浪花闪烁

长沙邵阳的共青团员行动起来

扛着锄头背起被窝

与心中的理想一起飞跑

950 名热血青年奋战在绿色山脉

修路 架桥 砌墙

种草 蓄水 护坡

让发电灯的电流

点燃崇山峻岭的灯火

种草专家带着期待来了

成群的奶牛驮着希望来了

用蓬勃的姿态在欢呼雀跃

澄净的湖水荡漾着蓝天白云

温柔的月光洒遍每一个角落

竹笛 二胡的歌唱

在抒发播种收获的欢乐

第一个现代化制奶车间

在荒芜的山地上把牧场的形象雕塑

第一瓶白色牛奶滋润心田

古老的南山绽放幸福的花朵

丘岗与花草懂得相爱

岩石与山谷变得柔和

帐篷与牛羊彼此亲热

溪涧与鸟雀学会唱歌

南山 今天我虽然来迟了

但相见在最好的时代和岁月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南山草原流淌红色血脉

昨天并不遥远 却又这样近

今朝多么美好 明天壮美雄阔

我的心和你的灵魂在对话

你用露的芬芳 风的絮语告诉我

大地 雪山是永生之神

时光 空气是创造之河

你的春天和秋天把我拥抱

你的晴朗和明澈把我雕琢

让我和你一样变成山海

变成蔚蓝 变成绿波

汉诗新韵

谢枚琼

站在月形山峁上，我的目光在湖山塅里的田野上

逡巡。秋天一天比一天深刻，田野里金黄色的成分也一

天深过一天，阳光闪烁着一种黄铜质沉甸甸的光芒，等

待收割的稻子挨挨挤挤着，一丝微风拂过，让我似乎听

得见稻子们愉快的喧哗。稻浪在季节的门槛上一波接

一波地翻涌着、舞蹈着，这该是乡村里最为妖娆的时候

吧。

隔着偌大一片田垄，石鱼山远远地伫立在我的眼

底。身旁自侃为“八零后”的钟老指点着介绍道，“这条

山好像一条泥鱼，当地人就叫泥鱼山，你看，摇头摆尾

的，鱼头就对着育泉河，好像在喝水，又好像要入水的

样子哩。”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土生土长的老人家称山为

“条”，这显然不是他们平常口语的习惯。看来，当地人

真是把这座山当成一条鱼了。

我顺着老人家的手势，打量着空旷的田野中兀立

的石鱼山。

石鱼山位于湘乡市三龙湾村，山并不高，北魏郦道

元《水经注》载：“涟水东入湘乡，历经石鱼山，山高数十

丈，广十里。”山上覆盖着茂密驳杂的林木，遮掩了山头

的本来面目，饶是钟老说得绘声绘色，我愣是没瞧出哪

是鱼头，哪是鱼身，哪又是鱼尾。倒是或称之为“石鱼

屏”，我觉得还真有那么点味道。绵延十里之长的石鱼

山，在我眼里分明就是一叶斑驳的屏风，默立在金色的

田野间，向人们展示一道道四季轮替的风景。不过，不

管我眼中的石鱼山是否名实相副，谁也无法改变，它在

历史上即为湘乡老八景之“石鱼鼓鬣”的不争事实，乃

湘乡历史最为悠久的风物。我曾有幸在故纸堆里阅读

过清嘉庆年间绘制的一张旧八景图，其中即有“石鱼鼓

鬣”，画面上勾勒的石鱼山状如泥鱼，在清凌凌的育泉

河边探头探脑，河上一叶扁舟晃晃悠悠，泛起一圈圈的

涟漪，山脚边散落着几间草庐，似乎闻得见鸡鸣犬吠。

其实，石鱼山以产鱼化石出名，历史早有记载，还是地

理文献《水经注》中说：“……山下多元石，色黑而理若

云母，凿开一层，辄有鱼形，鳞鳍首尾，宛若刻画，长数

寸，鱼形备足，烧之作鱼膏腥，因以名之。”寥寥几十字，

个中蕴藏了的信息量却的确不少，我想，这才应该是石

鱼山之名真正的由来吧。

我沿着育泉河径朝石鱼山走去，说是河，还不如叫

小溪更贴切。

野径荒芜，钟老介绍道，早些年时不时有人来山上

偷挖鱼化石，这当然是不允许的，不仅国家不允许，就

是三龙湾村里人也不答应。听得我频频点头。拾级而

上，虽已仲秋，山上树木葱茏蓊郁依然，枝叶间漏下来

的阳光在我眼前晃动，山风时不时蹑足而至，让我感觉

到神清气爽。我的目光在这片丛生的树林里，一寸一寸

移动着，慢慢搜寻。地理文献及考古学者们早以不容置

辩的论证告诉了我，就在我的脚下，正隐藏着第三纪的

地质年代层位。这让我情不自禁地小心翼翼起来，把自

己的步子放轻，再放轻，生怕惊扰到那个久远年代的清

梦。

“八零后”的钟老真是个热心肠的本地通，而且对

鱼化石还颇多了解。他屏声静气地对我说，现在要碰到

鱼化石，可得运气好才行。上世纪 80 年代这里兴起了一

股挖采鱼化石的暗流，有人还靠倒卖发了横财。那时，

石鱼山附近村民在修房子时都能挖到鱼化石，大多已

出手，如今山下很难看到了。见我侧耳听得兴起，他不

无得意地说，他当然是看到过鱼化石的，甚至看到过鱼

化石出土面世的情景。产鱼化石的岩层大都很薄，只有

2 寸多，石鱼山岩层分许多层面，上下岩层颜色也不一，

有黄色、绿色、褐色，“而鱼化石常常只在灰黑色页岩

中。”钟老一脸神秘地说：“这可不是我讲的，而是来自

省里面一个地质专家作出的结论。”我偏头问他：“你真

看到过？”钟老来了兴头：“我 80 岁的人了，还骗你？”他

说，他看过别人挖出来的两片化石，一片化石上面的

鱼，专家后来考证叫洞庭鳜鱼，那鱼张着嘴巴，只怕是

死的时候很痛苦了。很像当地的白条鱼。另一片上面的

跟现在的小鲤鱼一样，专家讲那可是不常见的骨唇鱼

化石。听说这里还挖出了胭脂鱼化石，之前，一直认为

胭脂鱼只在北美洲才有哩，没想到在石鱼山也找到了。

他指着山下说，石鱼山一带以前是片湖，所以现在就叫

湖山塅，历史上遭遇干旱，河流和湖泊突然干枯，河床

见底，鱼大量死亡，后又被降水和泥沙掩埋，数百万年

后，石头升的升降的降，有些沉入地下，有些变成了一

条山，所以石鱼山附近总能挖到鱼化石。他话匣子一打

开，就像那淙淙流水般，我由衷地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真是没想到，这一趟寻访石鱼之行，幸运地碰到了如此

内行且热心的免费导游。那么，对于是否如钟老所说

的，即算遇不见真正的鱼化石，我也不至于带着深深的

遗憾离去。

那天，在山上转悠了好一阵子，还真是无缘一睹鱼

化石的真容风采，层层叠叠的黑色页岩清晰可见，俯身

细察，感觉一股沧桑的气息扑面而来，心想里面一定埋

藏着不少扑朔迷离的秘密呢！在这里，或许脚边的一丛

野草，就会让你遥想几千万年前是一片怎样的远古湖

泊景象，让你想象那些在清澈的湖水里游荡的小鱼，多

么自由自在，姿态优美。直到今天，在一方方化石上我

们还能一睹其活泼泼的生命痕迹。沉默的化石呵，唤醒

了人们迢遥的记忆。

随意散漫的脚步在山间一路蜿蜒，轻轻叩响一山

的静寂，猛一抬头，陡见一古藤依树而生，如两根鱼须

竖立，卧南湖，观北斗，欲乘势入海。钟老提示道，“石

鱼庙”来到了。顾名思义，庙里供奉了“鱼”神等一众神

灵，有联语赞曰“石骨千年显圣，鱼魄万载化龙”。在我

粗浅的理解里，大凡人们关于神灵的膜拜，究其实是一

种图腾的寄寓。这里本是远古的湖泊地带，大自然千万

载的奇妙造化与鬼斧神工，使湖泊消沓，赐予了一片可

资人类栖息繁育之地。然事与愿违的是，历史上这一带

曾是有名的旱涝灾区，当地有句俗话道是“有女莫嫁湖

山塅，十年水灾九年旱”。其时，“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喜

悦，之于湖山塅的老百姓却是一个遥遥的梦。钟老语气

里明显带了几分无奈地说，石鱼山前有“锅子山”，后有

“篓子山”，你看这鱼还能往哪去呢，往前是自进油锅

子，往后也是被关进鱼篓子，进退两难，都是命运不济，

除非这石鱼真能飞起来！我看到山中还有一副不知出

自于谁手的门联，写的是：石鱼鼓鬣千家富，古迹重光

百业兴。我暗揣，这联句不也正是道出了蛰伏在人们心

中已久的梦想吗？

原路返回时，碰到三龙湾村新上任不久的龚国威

书记，正带了父老乡亲们在修葺年久失修的育泉河，沙

石、水泥、工具在小河边摆开了一个火热的场面。看来，

为石鱼山铺筑腾飞之梦的蓝图正在落地。这时，我的视

线被一条在小河里畅游的鱼儿牵引，它忽左忽右，忽快

忽慢，或钻进河畔摇曳的水草里嬉戏，又或深潜河底好

像和我玩起了迷藏，倏地，它的身影箭一般冲向远方，

仿佛长出了一双矫健的翅膀，如一只在蓝天白云间振

翅翱翔的鸟。


